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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春天有个约定袁说好开了春就去看你的遥
那天当我去的时候袁你却因为野倒春寒冶而爽约了遥 眺望滩

涂的广阔与空灵袁始终没有见到你的身影袁哪怕露出一个野尖尖
角冶袁无功而返的我有点怅然若失袁眼前却满满都是你的影子遥

你是否还记得袁曾经不知在什么时候袁什么地方袁说过什
么袁青青郁郁的芦苇丛袁一个微笑袁一个眼神袁一个举止袁犹如
一片芦叶袁入手入目入心袁只轻轻的一揪袁清脆声里袁叶与杆分
离袁攥在掌中袁一股芦苇的清香味儿冲过来腾起又弥漫开来遥
到了打粽箬的时节袁心念念的没早没晚放在脑海里袁有的时候
窜得脑瓜子生疼袁谁叫我们吃了一辈子由你包裹的香粽子呐浴

你说袁你把希望种在春天袁是否还记得一场春雨袁一声惊
雷袁还有不期而至的季风吗钥 海上的尧滩头的尧平原的尧河流的袁
还有心里的袁期待那份爱袁生根尧发芽尧开花尧结果遥

你把故事留在了夏天袁那布谷声声划破的清晨里袁白鹭翩
翩起舞的夕阳中袁婆娑娜姿在每一天阳光下袁有雨有露袁也有
人们手下留情的伤痕袁 片片芦叶在笑声中离开袁 只有自愈疗
伤袁你仍然挺拔向阳向上遥

你把成熟放在了秋天袁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袁是对天对地
的敬畏袁亦是把此生最丰盈的真心相托于秋的真情遥任风吹我
千百遍袁我待秋风如初恋遥

我袁站在芦苇荡中袁举目皆是你袁移步都是你袁每一次浅呼
深吸的苇香扑鼻袁轻轻拥你入怀袁苇叶袁芦花袁调起皮来袁蹭蹭
脸庞袁耳鬓厮磨袁柔情蜜意遥 你说袁一个转身袁夏天成了故事袁一
次回眸袁秋天成了风景袁最是秋意芦苇袁它将秋的味道写在秋
风里遥你还说袁风有约袁季有期袁朝暮为画袁秋已成诗遥愿在清浅
的时光里袁风景依旧袁初心依然噎噎此时袁野落日染芦花袁苇渡
一片霞遥 滩涂满金浦袁秋色漫天涯遥 冶芦花深处有人家遥

这是入秋后的第几场雨了钥我也忘了袁只是一场比一场薄
凉遥 野雁尧雁冶噎噎由远而近袁是在赶路赴约袁是找寻一处落脚袁
还是为有情人鸿雁传书遥 雁声中已把天空抬得更高远袁 晚风
中袁疑似野落霞与孤鹜齐飞袁秋水共长天一色冶袁不袁那是落单的
孤雁遥 此时没有孤鹜袁此骛代表鹜之心遥

其实袁真正属于我的世界只有脚下的那条小路遥我只是经
过这个世界袁心有所向遥 耳边又响起叶诗经曳中经典名句来院野蒹
葭苍苍袁白露为霜遥 所谓伊人袁在水一方遥 冶为何总是在不经意
间想起袁年少时同窗诵读过的诗文袁是什么不断唤醒袁又逐一
淡忘钥 近日袁当我翻读了罗曼窑罗兰叶约翰窑克里斯多夫曳时适才
醒悟袁原来是野任何努力绝不落空袁或许许多年都杳无音信袁却
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袁你的思想已经有了影响遥 冶这袁也许就是
对经典最好的诠释吧浴

海风吹来袁沙沙响声袁时而轻吟袁时而低鸣袁时而激越袁时
而吭哧袁似黄海卷浪袁似石磙碾苇袁似母亲撕柴袁还似裂口粗手
在编席袁不知怎的袁眼前始终晃动着母亲单薄的身体遥 我对芦
苇说袁芦苇不语袁风却懂你遥 我抚摸蓬松的芦穗花儿袁仿佛是女
人的头发袁青丝尧花白尧灰色袁像一朵飘飞的雪芦花袁这是岁月
的印记袁更有年轮的风华遥

芦秆袁恰似伟岸的男子汉袁在风中摇摆袁有时弯弯腰袁迅即
抬起头袁有时无数芦秆与苇叶缠绕袁他们相互簇拥袁抱团合力袁
他们互相鼓励袁彼此成全遥用自己永不放弃和不屈自尊又自卑
的爱袁把优雅的芦穗举在头顶袁高高托起心中那份美好袁那个
期待袁那种祝福袁还有那朵肆意的花蕊遥

有人认为袁 秋的味道写在芦苇里袁 人生的辽阔写在故事
里遥 如果说芦苇是秋天的终极浪漫袁那么袁夕阳下的芦苇就是
对深秋最深情的告白遥 我记住了芦苇的絮语袁藏着滩的秘密遥
每一根都是未谱的旋律袁低吟着岁月的故事遥

我把思念托付给了晚秋袁把芦花信笺交给了白雪袁也把来
年的约定藏在只有你知道的地方遥 春天袁一定去看你遥

阴邹德萍

秋风乍起袁 有经验的渔人会告诉你院
秋风响袁蟹脚痒遥 那意思是袁秋风萧瑟袁养
足了膘的螃蟹准备动身去滩涂产卵遥 其
实袁螃蟹真正到了肉满膏黄的时候要到重
阳袁民间盛传的野蟹过重阳鱼过冬冶的谚
语袁大概就是他们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遥

每年阴历的九月初九是重阳节袁在阿
拉伯数字中袁野九冶为大袁是野一重冶袁如果再
有一个野九冶袁就是野双重冶袁也就是老百姓
经常挂在嘴上的野重阳冶遥 过了重阳袁天气
渐凉袁养足了膘蓄够了劲的螃蟹便蠢蠢欲
动袁纷纷从大沟小河岔港里汇聚通江达海
的大中河流中袁顺流爬进滩涂的沟沟岔岔
中袁准备产卵遥

蟹脚痒袁渔人忙遥 过了重阳袁捕蟹的渔
人便八仙过海袁各显神通袁要在东去的蟹
流中分得一杯羹遥 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捕
蟹办法就是野掐头冶遥 所谓野掐头冶袁就是在
大沟小港的下游插上一块柴箔子袁天一擦
黑袁捕蟹的渔人就会在箔子的两端各挂上
一盏马灯遥 那螃蟹虽然机灵尧狡猾袁只要听
得一点动静便马上伏下袁 一动也不动袁然
而袁天生的趋光性还是让蟹们认为那晃着
灯光的地方就是野光明的前途冶袁想不到却
爬进了渔人们设置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的圈套里遥

柴箔马灯诱捕螃蟹会让你十分兴奋遥
就那么插着一段箔子袁就那么挂着两盏马
灯袁那螃蟹就旁若无人地沿着箔子窸窸窣
窣地爬呀爬的袁哪怕是渔人的手已经触到
了它的壳子把它抓住袁它也不知道到底发
生了什么袁只能无奈地被送进了蟹篓遥 看
官一定觉得奇怪袁螃蟹为什么不沿着箔子
的中间越过去袁却偏偏要爬向它的两端而
被束手就擒呢钥 问题就出在它的野趋光性冶

上遥 知道飞蛾为什么会扑火吗钥 那也是野趋
光性冶使然遥 可怜袁许多动物都有它的野死
穴冶袁直到被人逮住袁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
食袁它也不晓得它的野死穴冶到底在哪里遥

比较复杂一点的捕蟹法就是野烟熏冶遥
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会知道袁大河是螃蟹东
去的必经通道遥 于是袁人们就在河的两岸
垒起两座类似灶台样的泥锅腔袁在空腹的
锅腔中堆满稻壳和木屑之类的填充物袁然
后用火点着袁 熄掉明火后让它慢慢地闷
烧遥 为防止热量散失过快袁渔人们又在锅
腔的外面缠上一层粗粗的稻草绳遥 当一切
准备就绪后袁一根更粗的稻草绳连着两岸
锅腔袁除了与两岸锅腔相连的地方尚有一
截稻草绳露在河坎上袁其余大部分都躺在
河底上袁就像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过海油
气管道都是躺在海底一样遥 要命的是袁在
锅腔旁还挂着一只连着稻草绳的蟹篓子袁
就像猎人的陷阱一样袁这蟹篓子管进不管
出遥

入夜袁 螃蟹成群结队地沿河向东爬
行遥 粗粗的稻草绳挡了它们一下袁一些好
奇的蟹们便沿着稻草绳向两岸爬行遥 当它
们爬出水面后袁暖暖的锅腔继续引诱着它
们前行袁燃着的稻草壳和木屑散发出的天
然的香味让它们欲罢不能遥 于是渔人们想
要的效果便出现了院蟹们一只接着一只跌
进渔人们精心设计的陷阱遥 前只刚过袁后
只又到袁 直到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穹上袁
或者蟹篓子已经装满了螃蟹袁这场杀戮才
会暂告一段落遥

螃蟹东进的最后一关是弯弯曲曲纵横
湿地的入海河流遥 只要过了重阳袁便有数
不清的大小船只抛锚在纵横交错的河流
里袁张开船两侧的翅网渊就像鸟的一对翅

膀袁渔人称其为翅网冤袁让它们埋在水里袁等
候着螃蟹们自投罗网遥

翅网不必像稻草缆绳直接沉到河底袁
因为上游成百上千条大小河流最后汇入几
条入海河道袁 那入海河道的水流快得就像
奔驰的高速列车袁原本不紧不慢尧慢条斯理
爬行着的螃蟹一旦进入了入海河道袁 便身
不由己袁 飞速流淌的河水有可能把它们冲
在河水中的任何一层遥这时袁只需把翅网全
部没在水里袁那进网的螃蟹就不在少数遥这
时的螃蟹还特别肥袁 经过成百上千公里的
漫漫旅途袁那螃蟹不仅锤炼得个硕体壮袁而
且一只只膘肥肉满袁那公蟹的油袁那母蟹的
膏袁你只要尝上一口袁甚至能一辈子都忘不
了遥

也在这时袁 来自四面八方的蟹客们便
会驾着车蜂拥而至遥渔人们会拧着蟹腿袁数
着它上就的次数袁然后告诉购蟹人袁就一次
就是一个膘袁就的次数越多袁膘水就越足袁
就像体操运动员袁在吊环上就的次数越多袁
就越有力气袁体魄就越好袁成绩也会越高遥
渔人们还会拿着一把短尺袁 给购蟹人量蟹
的肚脐与壳间的厚度袁越厚袁膘水就越足遥
于是袁购蟹人便会满意地买上一车蟹袁星夜
赶往上海尧苏州尧无锡等大中城市遥中午袁那
煮熟了的红彤彤尧 肥硕硕的螃蟹就会出现
在许多人家的餐桌上遥

千罾万簖袁拦不住鱼虾一半遥一幕幕趣
味盎然的捕蟹故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遥 可
眼下的沟渠河滩再也难觅螃蟹的踪迹袁以
捕蟹为生的渔人们早就改了行当袁 同他们
攀谈起来袁他们会以感叹的口吻跟你说袁他
们多想昨天的捕蟹经历重现啊袁 哪怕就一
天浴

也许袁渔人们的这一要求并不苛刻遥

蟹过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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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野终日望夫夫不归袁化为孤石苦相
思遥 望来已是几千载袁 只似当时初望
时遥 冶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诗作叶望夫
石曳是根据古代一位妇女思念远出的丈
夫袁立在山头守望不归袁天长日久竟化
成了石像这一古老动人的民间传说而
作遥表达了望夫而归妇女坚贞不渝的志
行遥

在 野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冶
要要要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陈列着
一幅题为叶守望曳的雕塑场景袁与叶望夫
石曳堪称野姊妹篇冶遥 雕塑场景描述的是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袁少共中央苏区分
局书记李才莲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
的故事遥 1935 年李才莲在瑞金英勇牺
牲袁他的新婚妻子池煜华坚信野共产党
一定会胜利尧红军一定会回来尧李才莲
一定会回来冶袁 一边完成党的工作袁一
边等待丈夫的归来遥令人感动的是池煜
华老人苦苦守望丈夫达 70 年袁脚下深
深凹陷的门槛袁足以见证她守望一生的
生死之爱遥兴国县至今还传唱着一首山
歌院说了等你就等你袁不怕铁树开花水
倒流袁水打石子翻身转袁不知我郎几时
归浴

美国作家哈里森在叶长征要要要前所

未闻的故事曳 一书中这样写道院1935
年 2 月袁中央苏区根据地丧失袁面对国
民党的围追堵截袁 红军兵分九路突围袁
大批革命干部在突围中牺牲袁其中包括
毛泽覃尧瞿秋白尧何叔衡尧李才莲噎噎能
与毛泽覃尧瞿秋白尧何叔衡等红军高级
领导人齐名袁李才莲的来头一定不小遥

1929 年大年三十袁 全国著名的将
军县要要要江西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李
家张灯结彩袁李家的童养媳池煜华顺理
成章地嫁给了与她朝夕相处 8 年尧小
她三岁的李才莲遥 在战争年代袁地主出
生的李才莲再也没有过去那样富裕了袁
但池煜华希望以后能在这简陋的屋子
里袁与刚满 15 岁的小丈夫厮守一生也
能心满意足了遥 然而袁革命浪潮此起彼
伏袁哪有什么天长地久钥 池煜华根本不
知道丈夫早在前两年就参加了革命遥

1927 年袁 正在上学的李才莲秘密
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运动曰1928 年袁他
参加了著名的兴国暴动袁 取得了胜利袁
兴国县长被红军打得落荒而逃袁被关押
的 200 多名共产党员被解救袁 革命的
红旗第一次插上了兴国县府遥因为在此
次作战中李才莲表现突出袁 被推举为
野少共兴国县委书记冶遥

由于革命斗争紧迫袁新婚第 3 天的
李才莲不得不告别爱妻袁回到革命队伍
中去遥 临行时袁李才莲恋恋不舍地嘱托
池煜华要照顾好这个家袁等他凯旋遥 受
丈夫的影响袁池煜华也积极投身革命事
业袁不久袁她担任了教富村苏维埃妇女
部长遥 虽然夫妻二人同在江西袁但并不
工作在一起遥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袁二
人如断线风筝袁天涯相隔袁但夫妻二人
那两颗对革命的赤诚之心却始终炽热
相连遥

第四次反野围剿冶胜利后袁池煜华终
于打听到了丈夫的消息袁 便步行数百
里袁来到宁都县看望李才莲袁此间认识
了与丈夫一起出生入死的毛泽东尧周恩
来尧 李富春尧 蔡畅等中共高级领导人遥
此时遥 李才莲已升任苏区中央少共书
记遥 此次短暂相聚竟成永别遥

离别后不久袁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
征遥 苏区仅留下由项英尧陈毅等直接领
导的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袁以及少
数革命武装坚持游击战争袁李才莲任少
共中央分局书记尧 中共中央分局委员袁
是中央分局最年轻有为的委员袁他同江
西省委书记曾山尧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
后跃尧 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人袁

组织了江西省游击队袁同敌人辗转战斗
于宁都县以北的深山密林之中遥 1935
年 2 月袁中央苏区全部丧失袁游击队被
国民党重兵包围袁情况万分火急袁根据
中央苏区指示袁李才莲率领独立第七团
穿越敌人封锁线至汀瑞尧闽赣苏区开展
游击战争袁 同年 5 月的一天袁 因敌人
野围剿冶袁李才莲率一部分战士钳制进攻
之敌袁掩护战友突围袁残酷激烈的战斗
让警卫班副班长露出了贪生怕死的嘴
脸袁 从背后向李才莲射出了罪恶的子
弹袁年仅 22 岁的红军高级将领李才莲
死在了叛徒枪口之下遥

再说池煜华离开李才莲回家不久袁
一场瘟疫席卷而来袁李才连家族中先后
5 口人去世袁连她唯一的小女儿也离开
了人世遥 池煜华也大病一场袁直到红军
开始长征后才好转袁但从此丈夫李才莲
也杳无音信袁只有丈夫的戎马英姿时常
在她梦中徘徊遥 后来袁听说红军在瑞金
桐钵山一带与敌人激战袁她冒死前往寻
夫袁找遍了整个桐钵山袁只见到一张国
民党的悬赏布告袁以悬赏 5000 大洋买
李才莲的人头遥 池煜华才放心袁坚信丈
夫还活着袁 便默默地回到了教富村袁在
凄风苦雨中等待丈夫归来遥

革命岁月的洗礼让池煜华青丝染
成了白发袁少女等成了老妪袁她守护的
土房内没有像样家具袁可家徒四壁的墙
上工工整整贴着 19 张奖状院土改积极
分子尧养猪模范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
子尧三八红旗手噎噎她说袁丈夫在前线
拼命袁自己也要在家里积极工作袁不能
单单只是李才莲的老婆袁更应该是李才
莲的革命同志遥

解放后袁 她向经过的部队打听过袁
向毛主席写信了解过袁得到的是野耐心
等待冶四字遥 从此袁她每天数次出入家
中袁希望哪天出现奇迹袁池煜华把对丈
夫的思念写进日记里袁甚至把民政部门
每月发给她的烈士抚恤金都当成了李
才莲寄回的生活费袁 直到 1983 年袁民
政部终于查实李才莲死因袁才发给池煜
华一张烈士证袁但她依然相信李才莲还
活着袁凹陷的厚实门槛袁伴随着她等候
的身影袁直到 2005 年袁95 岁的池煜华
带着对丈夫的深情眷恋袁安详离世遥

很多人说池煜华傻遥但在池煜华心
中袁 也许那份等待就是她想要的幸福袁
也是她对革命的坚守吧浴

湿地精灵 彭岭 摄


